
口述史和中国当代军事史研究
———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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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口述史为中国近现代史军事史研究贡献良多。在１９６０年代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的大背
景下，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操作下，各地的小三线建设纷纷上马。上海小三线建设就是在这个背景
下出现的。它是上海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建设于安徽南部山区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
性后方工业基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从当中国代军事史的角度看，上海小三线建设无
疑是中国当代军工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处于处女地状态的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口述史充当
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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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述史的研究，近３０多年来在学术界可谓风生水起。在西方现代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在中国境
内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型历史研究方法被陆续传入中国，并逐步受到了国内学者
的广泛关注，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逐步尝试以西方口述史学方法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可以说，口
述史已经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
关于口述史的定义，国内学术界有不少的说法，以程中原先生的界定比较全面，即口述史就是亲

历者叙述的历史。目前口述史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四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 （其中
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而笔者以为，这些形式中，应该以口
述史和访谈录最为核心。而如果口述史能够有机会为军事史服务，以现有的条件和环境看，则以中国
近现代军事史为重，而尤以中国当代军事史为重中之重（为论述方便，笔者将１９４９年的中国军事史以
后称之为中国当代军事史）。道理显而易见，中国当代军事史的史料来源很是有限，出于各种原因，档
案资料按照有关的规定要３０年之后才可以解密。即在２０１１年的今天，如果一路绿灯万事顺利，我们
看到的解密的档案只是１９８１年之前的，事实上即使解密也是局部的。同时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不过

６０多年，军事史资料的整理和学术性的研究较少。当代中国史研究者只能在有限的文献资料内进行
研究，而口述史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助以一臂之力。
事实上，口述史也已经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研究贡献多时了。其最早可追溯到“文革”前出版的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以及截止１９６６年５月全国征集到的约一亿字文史资料中的军事方面的文
章。这些著述为军事史研究提供的养料是无法估计的，２００９年２０卷的《星火燎原全集》出版引起轰
动，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近年来和近现代军事史关系比较密切的口述史著述，首推张成德、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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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Ｊ５０１０６）和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之“上海小三
线建设”口述史料项目之资助。谨致谢意。



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②。

２００８年５月在香港出版的《张发奎上将回忆录》中译本也是另外一种令人瞩目的近现代史军事史
方面的口述史。据负责该书校订、注释的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介绍，《张发奎上将回忆
录》是美国人花巨资请一位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４００多次，并在
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多人，又以有关军政人员的大量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
主，整理出１０００多页的英文稿本。该书的译注工作则长达六个春秋才完成，全书５５万字，单注释就
达５３３条、１５万字③。
在中国当代军事史范围内，除去不多见的口述史文章散落在一些报刊杂志中外，由志愿军司令部

和１９５０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军事参谋王亚志回忆，沈志华和李丹慧整理的《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１９５０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以及志愿军老战士何宗光的《那年，那
月，鸭绿江那边的记忆》（长征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最有影响。前者除去因为作者身份特殊而引人注目
外，其口述史的成书的方式即“批判口述史学”值得口述史实践者高度的关注④。后者被誉为“一部朝
鲜战争最前线最真实的口述史”而得到读者的强烈推荐。２０１１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黄继树的《败
兵成匪：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２年的剿匪往事》一书，利用了作者采访广西土匪的大量口述史资料，深化了建国
初期的剿匪史研究，成为口述史有益于史学研究的又一成功典范⑤。

二

笔者目前正在从事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课题，愿借此题目对口述史在军事史研究中的作用和
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阐述。
在１９６０年代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上马的大背景下，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具

体操作下，各地的小三线建设纷纷出现。上海小三线建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上海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建设于安徽南部山区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具有深远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１９６５年５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开始着手建设后方小三线，到

１９８４年决定将后方小三线无偿移交给安徽省，１９８８年完成移交工作。上海小三线建设历经２４个年，
先后在皖南的徽州、安庆和宣城三个专区和浙江临安等１３个县（市）境内建成８１个全民所有制独立
单位。上海市对此基地先后共投资６．４亿元，拥有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５７０００余人，职工家属１６０００
余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１５００人。从当中国代军事史的角度看，上海小三线建设无疑是中国当代
军工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学术界对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的研究多少还有一些成果的话，那么对各地小三线建设的

研究则可谓寥若晨星，而上海小三线建设更加如此。有关上海小三线的文献资料，除去一本薄薄的

１９８８年４月小三线建设刚刚结束调整时由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撰写的《上海小三线党
史》的小册子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就连那些小三线企业确切完整的名字和地点也不甚清楚。而随着

１９８８年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调整，全部小三线企业返回上海，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现在如果要进行口述
史采访，则根本无法按照过去的企业序列和系统找到其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时光流逝，一些老同志
已经退休乃至去世。翻阅厚厚的《上海市档案馆指南》，因为小三线厂家的名字往往是代号和化名，根
本没有贴上诸如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名号，因此即便是小三线企业，你也根本不知道！而通过有关数据
库查找小三线资料，如果仅仅靠输入“上海小三线”这个主题词，只有简单的几条而已。
此时此刻，口述史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小三线的上述的特殊性，使得我们一度要找到这些口

述史的对象也异常困难。
所谓天助自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在安徽省委党校的一位同学的帮助下，我见到了一位１９８８年时担

任安徽省的上海小三线办公室的副科长，当时他参与了上海小三线移交安徽的过程。出于对文献资
料强烈的保存意识，他竟然保留着一本１９８８年印的９１页厚的《安徽省、上海市皖南小三线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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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通讯录》，使得我们至少知道了上海方面参与了小三线调整时期的各级干部的名字。口述史的
对象有了最初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加上其他的多方努力和尝试，包括网络寻找和各方面师友的介
绍，滚雪球现象出现了！可供采访的人员的名单越来越长，从开始的愁眉苦脸找不到采访者发展到现
在的手忙脚乱来不及采访。从至今为止的采访结果看，就小三线建设研究这个具体的课题而言，我们
对口述史至少有以下初步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口述史提供了信息源。上海小三线建设不同其他的研究课题有以往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有

线索可查，除去上述提及的《上海小三线党史》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我们特别重视遇到的每一位
的亲历者，无论是部局级的领导还是基层的干部群众乃至安徽当地的征地工。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故
事，他们提供的他们自己保存多年的资料，都成为我们的信息源――成为我们采访下一个口述史对象
时进一步询问核实的问题，成为我们去查找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的信息源。例如他们提供的小三线
的各企业的厂名信息，就使得我们在寻找报刊和档案资料过程中，仿佛得到了一把打开进入小三线资
料宝库大门的金钥匙。
其次，与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

一方面帮助和提示我们对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公文化的档案文献和报
刊资料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同时还可以补充了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不可能和不方便记录的
场景，令人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例如，小三线人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按照这个故事线索，我们首先
发现了小三线领导高层会议的讨论决策的档案资料，再看到厂报和团讯等企业报刊中的内部新闻报
道，最后还查找到了上海有关报刊中的公开报道。随后我们再把这些资料反馈给当事人（其中的一些
人就是当年这些档案资料和新闻报道的撰稿人），或其他可能知道情况的其他当事人阅读，请他们在
事发３０多年后再次补充当时的场景，也许还有背后的不可为人道的往事。这个多次往返的过程无疑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链，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之复杂令人难以想象。而在口述

史的采访过程中，细细询问之下，往往会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对解读公开的文件会由莫大
的帮助。这也是我在采访小三线时的一个重要的感觉。
最后，必须加速口述史采访的进度。我们采访的小三线的老同志，１９６５年第一批进入皖南小三线的

开拓者大部分已经去世，或因为年迈体弱失去了表达能力。去年夏天，我们曾经在华东医院的干部病房
的楼上楼下来回奔跑，因为一些年长的参与小三线建设的上海老干部都在此进行治疗或疗养。１９６０年
代末和１９７０年代初参加小三线工作的同志虽稍微年轻，但是英年早逝的也不在少数。在采访时我们经
常听到这样的叹息：“你们如果早几年来，就好了！”抢救口述史史料，是我们每位有志者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有关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口述史和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的关系，请参见以下论著：杨祥银：

《中国口述史学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陈伟刚：《口述史学的特征与中共党史的研究》，《史学史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宋学勤：《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史学集刊》２００６年第５期；李桂华：《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

研究》，《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②罗朝晖：《集体记忆与历史重构———评〈山西抗战口述史〉》，《历史教学》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陈旭清：《简论口述史的

操作—以山西抗战口述史为例》，《晋阳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叶昌纲：《评〈山西抗战口述史〉》，《晋阳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４
期 。

③沈飞德：《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前景和问题》，《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④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１９５０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前言，”第２－３页。

⑤徐有威：《听听土匪们怎么说》，《东方早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７日。

（责任编辑　朱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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